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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基建作为中国目前重要的战略举措之一，其本质就是智能化与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同时也是

作为现在企业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所以数字化将新基建与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紧密相连。为探究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对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影响，本文基于2018~2022年中国省级行政单位层面数据，测算

各省级行政单位新基建综合指数，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识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电商企

业数字化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具有显著

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一作用主要体现为数字技术扩散、市场需求牵引和产业融合深化三个方面；从具体

传导机制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提升企业固定资产运营效率和增强企业持续创新能力，进一步

推动企业数字化发展。本文不仅拓展了新型基础设施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分析框架，也为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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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China’s major strategic initiatives, new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imarily entails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igitalization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endogenous driver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ereby closely linking new infrastructure develop-
ment with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new in-
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this study uses 
provincial-level data from China covering the period from 2018 to 2022 to construct a composite 
index of new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for each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 Based on 
this index, a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model is employed to identify the effects and underlying mech-
anisms of new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new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digital transfor-
mation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mainly through three channels: the diffusion of digital technol-
ogies, the pull of market demand, and deeper industrial integration. Regarding the specific mecha-
nisms, new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further advanc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by improving the operating efficiency of fixed assets and strengthening enterprises’ 
sustaine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is study not only extend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research 
on new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provides empir-
ical evidence for promot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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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面临增长瓶颈，数字化发展成为突破瓶

颈的重要路径。通过数字化手段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提升产品质量，企业能够更好地应对市场竞

争，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当前数字技术革命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交错背景下，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利用数

字技术可以获得激发企业的内生动力、促进技术创新、破除行业界限、优化多余流程等优势，这些优势

为中国目前存在转型升级困难的传统行业的企业突破困境提供了思路和手段。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不仅

是现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难点，同时也是中国未来整体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的关键。 
然而现阶段大多数企业在进行数字化发展时仍存在诸多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创新能力是企业数字化

发展的关键因素[1]-[3]。中国多数企业自主研发能力较弱，缺乏核心数字化技术，需要依赖进口。这些

导致中国的大部分传统企业依赖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负面的竞争环境促使企业对高投入、低产出、见

效慢的技术创新热情持续衰减，数字化发展进程举步维艰。此外，数字化发展不仅仅是对技术的革新，

而是传统企业生产运营、商业模式、战略定位等全方位的变革，需要细致地统筹规划，因此，企业数字

化发展面临着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和运营效率低下等诸多困境。所以借助企业外部的资源和平台是较好

的选择。 
现有研究关于企业数字化发展的讨论，大体可归纳为三条理论脉络。其一，基础设施经济学强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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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提升要素流动效率和扩大市场可达性，为企业技术采用与

组织升级提供外部条件[1] [2]。其二，创新经济学关注技术进步、知识溢出、研发激励与资源重新配置对

企业成长和产业演进的推动作用，认为外部创新环境改善能够显著增强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能力与意

愿[4] [5]。其三，数字经济研究则更加重视数据要素、平台网络、组织变革与商业模式重构在企业数字化

进程中的作用，指出数字化不仅体现为技术嵌入，更体现为战略引领、组织赋能与场景应用的系统重塑

[3] [6] [7]。 
进一步看，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三方面不足：第一，关于基础设施的研究多

聚焦于区域创新、贸易升级或产业绩效等宏观结果，对新型基础设施如何作用于微观企业数字化发展的

直接证据仍显不足；第二，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多从企业内部治理、组织设计、管理能力等视角

展开，对外部数字基础条件的关注相对有限；第三，少数涉及基础设施与数字化转型关系的研究，往往

停留在线性识别或理论推演层面，对因果识别和作用机制的讨论仍有深化空间。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区

域新基建–企业数字化发展”的跨层级视角切入，在既有研究之间建立更紧密的理论连接。 
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研究对象看，本文将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与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拓展了基础设施经济学与企业数字化研究的交叉

边界。第二，从变量测度看，本文在区域层面构建包含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的

新基建综合指数，在企业层面采用多维度综合指数衡量数字化发展水平，从而较好克服单一文本词频指

标可能存在的片面性。第三，从研究方法看，本文引入双重机器学习方法识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电商

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影响，在高维控制变量和非线性关系并存的情形下，能够更有效缓解模型设定偏误带

来的估计偏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由此可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之间并非简单的要素投入关系，而是“数字连

接–创新强化–应用深化”的递进机制。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改善网络连接、算力供给和数据流通环

境，降低企业开展数字化投资的门槛；另一方面，数字化基础条件的改善又会通过创新活动强化和运营

效率提升，进一步推动企业数字化发展向更深层次演进。据此，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重点考察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对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的直接作用，以及企业持续创新与运营效率两条中介路径。 
根据供求关系理论，如果将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作为企业实现高质量持续发展的需求侧，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则是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基础创新的供给侧。同时，根据“成本–收益”理论，政府公共支

出的基本出发点是收益大于成本的预期，将政府成本表示为国家对于大力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

和投入力度，而社会收益则主要包括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权衡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关系，并找到合适的

供需平衡点，最大限度发挥“新基建”对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的直接作用。 
本文认为“新基建”受数字技术、市场需求和融合发展三方面因素作用，会对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

具有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H1：“新基建”会促进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 
“新基建”能够有效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推动企业在技术应用、业务流程和商业模式上的创新，

从而实现数字化发展，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随着“新基建”针对基础设施领域的

投资规模扩大，企业将利用资本存量优势进一步扩大产品市场规模。这不仅有助于行业的研发成本的分

摊，还能极大地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规模报酬递增将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8]。当市场需求达到

一定大的程度时，企业更倾向通过购买最新型的机器、研发新型技术、改进新型工艺等等去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产品质量[9]。“新基建”中含义最广泛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拥有现在数字技术的各种各样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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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这些新技术能帮助企业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同时企业能够提高内部创新的速度和效率，依靠技术

溢出效应[10]，同时依靠整条供应链或产业链进行扩散，伴随着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增强企业之间的共同

研发创新能力，破除新型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的固有壁垒，企业能够实现数字化发展[11]。企业内部资源

配置优化的核心因素是技术创新速度和研发投入程度，这两者在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行业发展和电商企

业数字化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12] [13]。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H2：“新基建”通过激发企业持续创新促进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 
“新基建”通过大数据、中台系统等数字化技术增强了企业内部的系统协同和外部的市场开拓，提

升了企业整体生产运营效率，进而促进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将新型数字技术

和企业现有的业务进行组合从而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1]，主要从流程优化、内外互联和打破界限三个方

面进行提高：一是大数据中心为企业提供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支持实时数据分析，帮助企业更好地理

解市场趋势、客户需求和运营瓶颈，云计算提供弹性计算资源和存储解决方案，支持企业快速扩展业务，

降低 IT 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此外，一些被政府政策惠及的企业更有能力构建适应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

的学习型敏捷组织，从而不断适应复杂的流程场景和市场环境[14]。二是智能化。人工智能(AI)在数据分

析、自动化流程和智能决策支持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运营成本。工业互

联网通过设备互联、数据采集和分析，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企业内部各

部门之间信息互相连通的一种新型方式就是内外互联，这极大地提高了企业处理信息的效率[15]。三是企

业可以大力发展数字化技术，不断减小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之间的界限，不断发展数据分析领域

的能力，助推企业整体运营效率提升[16]。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 
H3：“新基建”通过提升运营效率进而促进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 

3.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一) 模型构建 
本文旨在探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对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影响效应，目前相似的研究大多数

采用传统因果推断模型然而，此类型应用存在诸多限制，如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检验对样本数据要

求较为苛刻，合成控制法虽能构建符合平行趋势的虚拟控制组，但要求处置组不具备“极值”特性，且仅

适用于“一对多”的情况，倾向得分匹配在匹配变量的选择上具有很大的主观性等。为弥补传统模型的不

足，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机器学习在因果推断领域的应用[4] [5] [17]，双重机器学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本文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方法，探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影响，在参考相关

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以下模型： 

( )0it it i itY NF g X Uθ= + +  

( ), 0it it itE U NF X =  

公式中， itY 表示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指数，t 表示年份，i 表示地点； itNF 表示新基建综合指数， 0θ 是处

置系数，为本文重要指标； itX 是控制变量，同时需要通过机器学习的算法来估计 ( )ˆ itg x 的具体形式， itU
表示误差项。 

(二) 指标选取 
在数字化测度方面，本文采用 CSMAR 数据库中的企业数字化发展指数(Digital)衡量电商企业数字化

发展水平。根据公开数据库说明，该指数由华东师范大学相关研究团队与 CSMAR 联合开发，从战略引

领、技术驱动、组织赋能、环境支撑、数字化成果和数字化应用六个一级维度展开，并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细分为 31 个二级指标，对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刻画。相较于仅依据年报文本中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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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关键词词频构建的代理变量，该指数同时纳入治理安排、技术投入、组织建设、外部数字环境、数字

化产出与应用场景等信息，因而更能全面反映企业数字化发展的真实程度。 
从权重结构看，公开资料显示 1，该指数六个一级维度的权重分别为：战略引领 34.72%、技术驱动

16.20%、组织赋能 9.69%、环境支撑 3.42%、数字化成果 27.13%、数字化应用 8.84%。其中，战略引领

主要涵盖管理层数字职务设立及数字创新导向的前瞻性、持续性、广度和强度；技术驱动主要包括人工

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要素；组织赋能涵盖数字资本投入计划、数字人力投入计划、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基地建设；环境支撑兼顾企业所处行业创新环境与所在地区数字基础条件；

数字化成果包括数字创新标准、数字创新论文、数字发明专利、数字创新资质和数字类奖项；数字化应

用则主要考察技术创新、流程创新和业务创新等落地表现。鉴于该数据库已形成标准化综合得分，本文

直接使用其综合指数，不再重复进行人工赋权。 
在样本筛选方面，本文将“电商企业”界定为主营业务直接依托互联网平台开展商品批发、零售或

平台交易服务的 A 股上市公司。具体而言，首先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识别主营业务属于互联网批

发和互联网零售的企业，其中互联网批发对应行业代码 5193，互联网零售对应行业代码 5292；其次，考

虑到部分平台型企业在资本市场行业分类中可能未被直接归入上述细分代码，本文进一步结合公司年报

主营业务描述、经营范围及业务收入构成，对主营业务明确涉及网络零售、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运营、

跨境电商、品牌电商代运营等业务的公司进行人工复核并纳入样本；最后，剔除 ST、*ST、PT 企业以及

关键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得到本文最终研究样本。该处理方式既保证了电商样本识别的规范性，也尽

可能覆盖了现实中具有代表性的电商平台企业与线上零售企业。 
本文根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对新型基础设施的解释，将新型基础设施分为三个方面，并测算新

基建综合指数： 
一是信息基础设施，本文中，选择了通信新型基础设施、新技术基础设施和计算基础设施作为二级

指标。其中，通信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以下四个具体指标：IPV4 地址密度、互联网域名密度、移动互联网

用户密度以及 5G 移动电话基站数。新技术基础设施选取光缆线路密度代表，计算基础设施选取数据中

心相关企业数代表。上述所有统计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社会统计年鉴》3和企查查 APP。 
二是融合基础设施，本文中，选择了智慧交通基础设施和智慧能源基础设施作为二级指标。其中，

智慧交通基础设施包括两个具体指标：轨道交通运营密度和高铁运营密度，智慧能源基础设施则使用公

共充电桩密度作为具体指标。上述指标中轨道交通运营密度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统计年鉴》，高铁

运营密度原始数据根据交通运输部以及各省交通部发布文件手工整理获得，公共充电桩密度原始数据来

自“中国充电联盟”历年统计年报。 
三是创新基础设施，本文中，选择了科教基础设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产业创新基础设施作为二

级指标。其中，科教基础设施使用普通高等学校(机构)数量作为具体指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使用国家大

学科技园数量作为具体指标，产业创新基础设施包括两个具体指标：火炬特色产业基地数和科技企业孵

化器数。以上指标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和《中国火炬统计年鉴》4。 
本文首先对上述所有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运用客观评价法中的熵值法对新基建评价

 
1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CSMAR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研究数据库》数据说明/数据字典。

官网链接：https://data.csmar.com/ 
2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发布日期：2017 年 6 月 30
日，实施日期：2017 年 10 月 1 日，主管部门、归口部门：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官网链接： 
https://www.stats.gov.cn/xxgk/tjbz/gjtjbz/201710/t20171017_1758922.html 
3《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历年汇总：http://www.tjnjw.com/hangye/s/zhongguo-shehui-tongjinianjian.html  
4《中国火炬统计年鉴》历年汇总：http://www.tjcn.org/e/tags/?tagid=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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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赋权，权重如表 1 所示。根据最终的权重去计算中国各省级行政单位 2018-2022 年新基建综合指数，

并且用 new-fra 表示新基建综合指数。 
 
Table 1. Construction of the composite new infrastructure index  
表 1. 新基建综合指数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量化指标 权重 

信息基础设施 

通信新型基础设施 

IPV4 地址密度(个/百人) 0.044415 

互联网域名密度(个/百人) 0.087027 

移动互联网用户密度(个/百人) 0.0365354 

5G (移动电话基站数) (个/万平方千米) 0.0665999 

新技术基础设施 光缆线路密度(千米/平方千米) 0.0899114 

计算基础设施 数据中心相关企业(个/万平方千米) 0.0655687 

融合基础设施 
智慧交通基础设施 

轨道交通运营密度(千米/万平方千米) 0.1333911 

高铁运营密度(千米/万平方千米) 0.1328528 

智慧能源基础设施 公共充电桩密度(个/万平方千米) 0.0597711 

创新基础设施 

科教基础设施 普通高等学校(机构)数量(个/百万人) 0.0360525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国家大学科技园数量(个/万平方千米) 0.1023591 

产业创新基础设施 
火炬特色产业基地数(个/百万人) 0.0883656 

科技企业孵化器数(个/百万人) 0.0571492 

 
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性，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经验，本文使用以下变量减小企业本身的特征对其数

字化发展的影响。① 企业规模(Size)，采用企业当期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对企业规模进行衡量；② 企业年

龄(Age)，采用企业成立年限取自然对数来对其进行衡量；③ 企业盈利能力(Roa)，采用企业当年的资产

收益率来对其进行衡量；④ 资产负债率(Lev)，采取企业当年资产负债率来衡量。⑤ 股权集中度(Share)，
采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衡量；⑥ 董事会人数(Board)，采取企业上市时董事会人数取自然对数来衡

量。⑦ 企业托宾 Q 值(TobinQ)，采取企业市值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上述所用数据均来源于 CSMAR
“公司研究”系列。另外，本文在后续的分析中将加入各控制变量的二次项用来提高拟合的准确度。 

本文拟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两条路径揭示新型基础设施影响电商企业数字化发

展的机制效应。其中，采用企业持续创新水平(pat)衡量同年企业创新能力，具体为当年获得的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总数。采用固定资产周转率(ctr)衡量企业运营效率，具体为当年营业收入与

固定资产期末余额。上述所用原始数据均来源于 CSMAR“公司研究”系列。 
(三)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剔除了大量数据不全的企业。经数据筛选和整理后，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 2 所示。 

 
Table 2. Summary of variables 
表 2. 变量汇总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量化指标 符号 

解释变量 新基建 新基建综合指数 New-fra 

被解释变量 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 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指数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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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企业当期资产总对数 Size 

企业年龄 企业成立年限加一取自然对数 Age 

企业盈利能力 企业当期净利率与总资产比值 Roa 

企业资产负债率 企业当期负债率与总资产比值 Lev 

企业股权集中度 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Share 

企业董事会人数 企业上市时董事会人数取自然对数 Board 

企业托宾 Q 值 企业当期市值与总资产比值 TobinQ 

机制变量 
企业创新能力 企业当年获得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

专利总数 pat 

企业固定资产运营效率 企业当期营业收入与期末固定资产总额的比值 Ctr 

4. 效应分析 

(一) 总效应结果 
在本文中，采用了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来评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影响。样本

按 1:4 的比例分割，并使用随机森林算法对主回归和辅助回归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附表 3 所示。模型

(1)在全样本区间内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以及其他城市变量的一次项。回归系数为正，并

在 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表明新型基础设施的发展显著提升了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水平。在模型(1)
的基础上，模型(2)进一步纳入了城市变量的二次项。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且数值变化不大，从而验

证了先前的结论，并支持假设 H1。 
 
Table 3. Overall effect test  
表 3. 总效应检验 

变量 (1) 
Digital 

(2) 
Digital 

(3) 
Pat 

(4) 
Ctr 

New-fra 
1.026771*** 1.164444*** 0.396464** 0.146722*** 

0.731393 (0.586490) (0.072913) (0.074078) 

控制变量一次项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二次项 否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9060 9060 9060 9060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二) 稳健性检验 
1. 剔除异常值影响 
样本中存在一些异常值可能导致回归结果有误，因此，本文将除了解释和被解释变量以外的所有变

量进行了 5%和 95%的缩尾处理，并再次进行了多次回归分析。具体回归结果详见表 4。结果表明，剔除

异常值后，结论仍然成立。 
2. 剔除直辖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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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中国省际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较大差距，用所有省级行政单位和直辖市同时回归可能会导致回

归结果出现偏差。所以，本文剔除四个直辖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以及重庆，保留其他省级行政单位

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回归结果详见表 4。结果表明，即使剔除了直辖市的影响，本文的结果仍然是

三星显著水平，结论具有稳健性。 
3. 重设机器学习模型 
为避免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设定偏误对结论产生影响，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验证结论的稳健性：

首先，将原来的 1:4 分割比例变为 1:3 和 1:7 的分割比例；其次，更换机器学习算法，使用其他机器学习

算法如神经网络、套索回归和梯度提升去替换本文中主要使用的随机森林算法；再次，使用更为一般的

交互式模型去检验模型设定对结论的影响。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4. Robustness tests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调整研究样本 缩尾处理 

剔除部分城市 1%缩尾 5%缩尾 

New-fra 
1.160828*** 1.103861*** 1.047901*** 

(0.589221) (0.587476) 0.472459 

控制变量一次项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二次项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6990 9060 9060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Table 5. Robustness tests of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表 5. 双重机器学习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改变样本分割比例 更换机器学习模型 交互式模型 

Kflod = 3 Kflod = 7 Gradboost Nnet Gradboost 

New-fra 
1.197302*** 1.198064*** 1.467073*** 1.094419*** 1.372717*** 

(0.632438) (0.571216) (0.094727) (−1.271174) (0.201687) 

控制变量一次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二次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9060 9060 9060 9060 9060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三) 传导机制检验 
上述结果已然证明新型基础设施确能显著促进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而本文更需关注新型基础设施

具体从哪些路径帮助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从有关文献中分析可以发现，新型基础设施对技术创新、提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8960


江中宝 等 
 

 

DOI: 10.12677/ecl.2026.158960 995 电子商务评论 
 

高效率是解释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的两条可能路径。为此，基于随机森林算法检验了新型基础设施对电

商企业数字化发展的传导机制，具体检验结果见表 5。结果表明，没有改变新型基础设施正向促进电商企

业数字化发展的结论。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可以设立数字化发展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中小企业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低息贷款、

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降低电商企业数字化发展的资金压力。对数字化发展项目进行税收优惠，如减免

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设备购置税等。对研发投入大的企业，实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政府应增加

对核心技术研发的资助力度，鼓励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联合攻关，推动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

网等关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建设国家级技术研发和创新平台，提供共享的技术资源和实验环境，支持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应用开发。 
第二，政府应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数字化发展培训计划，重点培训企业管理层和技术人员的数字化技

能。设立专项培训基金，补贴培训费用，激励企业积极参与。建立数字化发展咨询服务平台，提供专业

的管理咨询和技术支持，帮助企业制定数字化发展战略，优化业务流程，提高管理水平。政府应鼓励和

支持不同行业的企业、技术提供商、科研机构等组建产业联盟，共同推动数字化发展。通过政策支持和

资金资助，促进跨行业合作和资源整合。选择重点行业和区域，开展数字化发展试点示范项目。总结和

推广成功经验和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发展路径。 
通过加大财政支持、推动技术创新、促进数据共享和安全、提升企业管理能力、建设数字生态系统、

优化网络基础设施、推进绿色数字化发展和促进跨境合作，政府可以全面支持企业利用新基建实现数字

化发展。这些政策建议旨在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技术支持，确保企业在数字

化发展过程中能够顺利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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